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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浙江越剧小百花可以有多种阐释，在给新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址
做设计的时候，浙江大学建筑学院的设计是在屋顶上设计成百花的图样，而法
国的一个建筑设计是一滴眼泪，流出一个线条。一个是图解，一个是抽象。我
对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认识，不是像越剧专家和越剧观众那样，是从 20 年前
的《五女拜寿》开始的，而是从 7、8 年前的《寒情》进入的。当时《寒情》在
大学演出，编剧冯洁白请了一批大学的老师来观摩，我也在其中。因为我是从
事话剧研究的，因此，往往会从话剧的角度来审视越剧，而《寒情》恰好符合
我对于越剧的认同，我觉得这一类越剧具有某种探索性很强的意味，它和传统
的构成了一种张力。后来又观摩了原来浙江小百花的所谓传统的越剧，像《五
女拜寿》和《陆游与唐琬》等，我恍然觉得传统对于一个剧团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文脉。而后又有《孔乙己》，这是一种启蒙性与传奇性的分裂，《赵氏孤
儿》、《藏书人家》似乎继续进行着启蒙与传奇的探索。但是正是从《藏书人
家》开始，我又觉得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存在着一种文化悖论。而茅威涛最近提
出来的“都市越剧”，但是越剧是从民间来的，这使的我对于浙江小百花团开
始进行一种新的审视，而且是从剧院艺术的角度进行审视，或者说，浙江小百
花越剧团究竟有什么美学困惑。 
  
一、传统与先锋 
  
越剧究竟应该是固守传统，还是应该改革，这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越
剧和京昆不一样，尤其是昆曲，几乎只要保存传统就可以了，不需要进行改
革。然而，昆曲和京剧，同样都需要改革，不说京剧改革的得失，就是昆曲也
是靠一出《十五贯》救活了。越剧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以后，也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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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辉煌，在最初的十年中，是一种传统的辉煌，从《五女拜
寿》到《西厢记》。在这次团庆 20 周年《五女拜寿》的演出中，茅威涛将这
出戏比作北京人艺的《茶馆》。在浙江小百花越团中，由杨小青所导演的《西
厢记》、《陆游与唐琬》等剧中，传统得到了体现。像《西厢记》这样的古典
名剧，经过了曾昭弘的改编，更加越剧化了，也就是将越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的
文脉相连。一般越剧观众认同的是这种传统越剧，它表现了中国古典戏曲中的
才子佳人模式，将天伦之情和男女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一个剧团不能仅仅是传统，如果是这样，我可能不会去接近浙江小
百花，因为，越剧是我母亲这一辈人看的。因此，我肯定认为它需要进行改
革，进行探索。就像北京人艺有焦菊隐的传统，也有林兆华的实验一样。（但
是焦菊隐的传统得到公认，而林兆华的实验却不断地被质疑。）在杨小青导演
的传统剧目之外，（其实杨小青也是一个敢于探索的导演，有人说杨小青导演
的《陆游与唐琬》就是一种转型的作品。）真正的探索是从郭小男导演的《寒
情》开始的，然后有《孔乙己》、《藏书人家》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90 年代末，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是在从传统转向现代，转向先锋，转向实
验，这从冯洁编剧的《寒情》中可以看出来，而《孔乙己》更是如此。冯洁编
剧的《寒情》则是一种实验，从对题材的敏感性上说，它走在了电影《荆轲刺
秦王》、《英雄》之前。我当时写的一篇评论认为是“现代性的颠覆”，其
一，将阴柔美转换为阳刚美。越剧一向以“才子佳人”式的文戏作为主流，而
对这出戏则一改以往的模式，将荆轲这样的游侠刺客作为主角来表现。其二是
采用了现代的视角来进行叙事。将一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由主动变成了
被动，其三是将以情感为主的越剧变成了理智的思考。越剧尽管没有昆剧、京
剧这样历史悠久，但它的表演方式是属于传统的艺术范畴的，必须进行一种现
代性的转换。以前的越剧改革往往只是停留在男女合演或者舞台布景是写实还
是写意等问题上缺少现代的美学意识，因此只是一种封闭式的探索。而《寒
情》，却是一种开放式的探索。（参见拙作：《现代性的颠覆及其他》《剧影
月报》1997 年第 5期。）其实，在戏曲学者来看，说越剧的先锋是很奇怪的，
但是，《寒情》确实很先锋，《孔乙己》则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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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先锋和实验的拥护者，对于《藏书人家》的实
验，我就有点犹豫，有点矛盾。我甚至认为，茅盾小说奖获得者王旭烽编剧的
《藏书人家》，是一种“主题奔赴”和“文化图解”的产物，在经过第三次修
改以后，从结构上说是完整了，对于藏书的阐释也具有现代的意义。这个剧和
小百花以前的戏剧，从表面上看都是对人文关怀的追求，但是实际上有着微妙
的差别。它由导演先设定一个主题，表现宁波天一阁藏书人家的故事。然后由
著名的小说家王旭峰来编剧。应该说编剧在藏书文化中下了极大的功夫，将宁
波天一阁的藏书人范容、如笺、伺书夫人等人的命运表现的非常精彩，用主演
茅威涛的话来说，就是“主题奔赴”。编导将其挖掘出来，功莫大焉，甚至还
表现出范容与嫂嫂的叔嫂之恋，这应该说是一种具有母题性的情节，使的越剧
才子佳人的模式没有落空。在范容为了得到李贽的《焚书》而向孙知府的“三
跪”中，也唱出用了越剧的精彩。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剧依然存在一种文化
图解的现象。人物的名字除了范容之外都是和书有关，如笺、伺书夫人、绢
纸、羊毫、卖书人，如笺为了《焚书》不仅献出了嫁妆，也献出了自己，她要
登书楼的愿望也只有在范容的想象中完成了。伺书夫人在修夹墙的时候倒塌被
压成重伤而死，孙知府虽然是对如笺有爱慕之心，但也是以《焚书》作为要
挟。最后孙知府也在宁波城破重伤，在临死前将《焚书》以及自己的一万多册
的藏书归如天一阁。也就是说，在这个剧中，所有的人都是为藏书服务的，他
们都是作为藏书文化的符号而存在。有了“文”的关怀，但对“人”的关怀却
阙如。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藏书人的“书”感动了，但是，很快又被“书”
消解了。藏书人的“命运”就是“藏书人”的命运，而和观众不会有太大关系
了。从舞台的意象上说，这个剧从一开台的满幕的藏字，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文
化符号，情节也都是和书有关，晒书、修夹墙、书楼的书，李贽的《藏书》，
《焚书》双书合一。而范容、如笺的琴萧合奏，也令人想起金庸的《笑傲江
湖》，也仿佛看到了陈逸飞的绘画，具有非常强烈的装饰性。加上茅威涛、陈
辉玲、洪瑛、董柯娣等明星的表演，使的整个剧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就像张艺
谋的电影《英雄》一样，好看，但是缺乏真正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我现在看来，戏剧不在于是先锋还是传统，最重要的还是戏剧必须是优
秀的戏剧，是观众真正爱看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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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传奇与启蒙 
  
越剧是一种传奇，《五女拜寿》是典型的越剧，我曾经将其和莎士比亚的
《李尔王》进行比较，“第三个女儿是最高尚的和最好的”。浙江小百花越剧
团演出的顾锡东的剧作《五女拜寿》，使人联想到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
李尔王有三个女儿，在他退出王位之前，他要三个女儿表现谁最爱他，惟有小
女儿考狄利娅说出了真话，却被李尔王贬谪，而善于奉承的大女儿高纳里尔和
二女儿里根却获得了国土的份额。但是退位以后的李尔王，尝遍了两个女儿的
苦处，最后沦落荒野。后来是考狄利娅为父亲作出了牺牲。在《五女拜寿》
中，户部侍郎杨继康六十大寿，四个女儿纷纷奉厚礼进京拜寿，而贫寒的三女
杨三春和女婿却受冷遇。但是当杨继康削职抄家后，四个富有的女儿居然没有
一个接纳二老，后来是三女侍奉父母。在这里，我倒不是说《五女拜寿》如何
模仿了《李尔王》，而是想说明这是一种具有原型性的母题。(浙江小百花越剧
团团刊《爱越世界》创刊号 2001 年 8 月)这篇文章其实很短，但是却有一定影
响。其实它触及到了母题。越剧的传奇性的就是通过母题来传承的。《汉宫
怨》、《西厢记》都是具有母题的。《陆游与唐琬》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就是一个明证，其《浪迹天涯》已经成为广为传唱的唱段。因此有人提
出，是否已经形成新的流派——茅派。这个剧尽管是一个文人的故事，但是也
有一个母题，婆媳矛盾导致弃妇的悲剧。上面所说的《藏书人家》隐含着叔嫂
之恋，但是为了文化却没有将这个故事展开，或者说没有得到一种圆满的解
决。因此就使人感到“隔”。 
富有意味的是，越剧在新文学的影响下要赋予其启蒙的重任，从 40 年代
的袁雪芬的《祥林嫂》开始，就有启蒙性与传奇性的问题。沈正钧编剧的《孔
乙己》，是“启蒙性与传奇性的分裂与缝合”。我提出，越剧是从民间小调转
换过来的，具有一种传奇性，这和鲁迅作品的启蒙性是分裂的。因此对于越剧
《孔乙己》来说，在表现主题的启蒙性上却是一种挑战，一种冒险，她有可能
牺牲越剧作为女子文戏的才子佳人的观赏性、造成启蒙性与传奇性的分裂。人
们对于《孔乙己》的担心就来源于此。然而，从剧场的效果来看，我觉得这一
改编缝合了启蒙性与传奇性之间的分裂。（《启蒙性与传奇性的分裂与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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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孔乙己〉的改编策略》《戏剧电影报》1998 年 11 月 12 日第 7版。）
其实要让越剧去承担启蒙的任务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在现在。《赵氏孤儿》
编剧是小说家谢鲁渤，也是几易其稿，也举办了座谈会讨论，同时也走在了北
京两个版本的《赵氏孤儿》的前面。这个剧也是希望承担一种启蒙的任务，就
像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国王的儿子是人，平民的儿
子也是人。但是在法国有这种传统，在中国就不一定被接受。 
我觉得越剧还是要回到传奇，有人说要重新回到才子佳人，当然这是一种
新才子佳人的模式。《陆游与唐琬》的成功就在于它是一种新才子佳人，它具
有文人性，也具有传奇性，这符合茅威涛的审美追求，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创作，而且出现了“文人化”的倾向。在历史上，一
个剧种最有生命力的阶段是在民间阶段，一旦文人化，就意味着成熟，同时也
意味着开始衰落了，昆曲就是一个例证。越剧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文
人化”，还不是整个越剧的现象，只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倾向。 
  
三、民间与都市 
  
和话剧相同的是，他们都有将近 100 年的历史，（一般来说，越剧是 1906
年，话剧是 1907 年）。但是一个是从民间来的，一个是从都市产生的。越剧
来自于浙江民间，但是自从进入都市以后，迅速地得到了发展。后来由于戏剧
的体制化，使的戏剧团体成为一种国家性的，随着戏剧体制的改革，戏剧越来
越面向市场。 
茅威涛在 20 年团庆演出《五女拜寿》后对中央电视台的观众说，《五女
拜寿》对于浙江小百花来说，就相当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一样，但
是她又觉得《五女拜寿》像一个老电影，已经无法满足现代都市人的文化欣赏
和文化消费的口味。杨小青导演的《陆游与唐琬》、《赵氏孤儿》等其它几个
戏，在风格上还是相去甚远。越剧的表演体系，是整个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一
部分。它从民间产生，其唱腔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其故事就是演绎才子佳
人。这似乎是越剧的质的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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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团长茅威涛的领导下，在表演艺术上是有追求的，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创作的《五女拜寿》、《西厢记》、《寒情》、《陆游与唐
琬》、《孔乙己》、《赵氏孤儿》、《藏书人家》等，经历了一系列的探索。
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中，灵魂人物不是导演，而是演员茅威涛。但是，又采用
的是导演制度，这对于剧场艺术的建立是有矛盾的，即使是导演杨小青和郭小
男的导演风格也是矛盾的。一个先锋，一个传统，但是他们可以在剧院艺术的
美学中互补。 
茅威涛提出的“都市艺术的人文取向”，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剧场的表演
艺术。不仅是都市越剧的“人文取向”，但是，茅威涛对越剧的期望就是希望
越剧走进都市主流人群的生活，她梦想越剧能够同美国大片、艺术电影、话剧
那样成为都市人的一种休闲选择。（www.chinayueju.com/articleshow.jsp.在我看
来，中国的戏曲，和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非常相像，演员是明星化的，定型化
的，观众是根据演员而不是根据导演来决定观看的。中国的观众观看戏曲，主
要也是看演员。）  
茅威涛和北京人艺的濮存昕曾经一起在舞台上出现过，如果说濮是北京人
艺的当红小生，那么茅威涛也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当红小生，则是一个是乾
生，一个坤生。在这里，就自然说到小百花越剧的特殊魅力。我曾经将过京剧
的乾旦和越剧的坤生作过比较。（参见拙作：《神话与仪式：戏剧的原型阐
释》学林出版社 2001 年） 
从剧院艺术的角度来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困惑也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的困惑。 
有人说茅威涛是因为不想下农村演出，即“送戏下乡”，其实浙江小百花
越剧团不仅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演出，而且也演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地市，而从
另一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在观众分流的今天应该不是问题。茅威涛并不是号召
所有的越剧团都为都市人群演出，都市主流人群有消费能力，一旦他们喜欢上
了越剧，那么越剧的生存和发展就不会成为问题。越剧观众有不同层次，可以
有农村观众，观看大量的县级剧团和农村草台班子；也可以有城镇的市民观
众，这是观众的主体；但是也容许有面向都市的主流人群。越剧是从民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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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却是在都市发展起来的。越剧应该培养有越剧迷，对于浙江小百花越
剧团来说还有“茅迷”。因此不同的剧团可以有不同的观众定位。 
 
 
